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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想把中国的什么带回国？”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期间，一项针对20国青

年的调查显示，高铁、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成为这些在华外国

人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

“新四大发明”不仅改变中国，而且深刻影响着地球村时尚，吸

引着五大洲目光。

古老中国创造的指南针、造纸、火药、印刷术四大发明曾经改写

世界历史。如今的“新四大发明”正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也为解决

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王艳 通讯员于伟摄
影报道 8月 5日，本刊1版刊登的
《我省首次承担涉外造血干细胞捐献

采集 良渚帅小伙为外国患者献出“生
命种子”》，报道了邱世杰的感人事
迹。8月7日，邱世杰成功捐献造血干
细胞。8月8日，邱世杰的造血干细胞
由美方患者所在医院工作人员经全程
绿色通道护送接回，以保证72小时内
植入到受捐者体内。

由于涉外捐献的保密协议更为严
格，邱世杰很有可能终身都无法得知
对方受捐后的身体状况，但邱世杰说：

“我愿意做他那个最遥远的陌生人，只
希望他的青春依旧色彩斑斓！”

“因为两国捐献参数要求不同，当
时我们安排了24小时陪护，监测邱世
杰的身体状况，还制订了应急预案。”承
担此次涉外捐献任务的浙江省中医院
血液科主任沈建平说，“这次邱世杰的
成功跨国捐献，也让省中医院成为浙江
省涉外造血干细胞采集定点医院。”

《“道德审判”，不堪承受之重》连续报道

“我一直在想，那边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因为什么原因离世？家人现在会是什么心情？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很深的亏

欠感，我能够继续活下去，但他却永远地离开了……”姚银渊——

“我的生命就是一场报恩”

良渚小伙成功捐献“生命种子”
他说：愿做个最遥远的陌生人，希望受捐者的青春色彩斑斓

“新四大发明”：标注中国，启示世界

“您看，我身体素质这么好，打篮球都
没问题，工作肯定不会有影响的，在录用
我的事情上，你们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姚
银渊几乎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跟人事部门
的工作人员说。

姚银渊是海宁的一名大学生村官，他
通过了公务员的笔试、面试，但到体检的
时候却被刷了下来，原因是他肝功能有异
常。

“很遗憾，我们也很想录用你，但政策
有规定，相关的身体指标必须要合格，我
们也不能违规操作啊。”工作人员对他说。

这已经不是姚银渊第一次被“临门”拒
绝了。2007年他大学毕业后，先后过了机
关、事业单位、国企、银行系统招录的考试
关，但每次都因为体检不合格而被拒之门
外，问题就出在他的肝上。

姚银渊的心情极度沮丧。“为什么偏
偏是我！”不甘、懊恼，他甚至开始恨自己

的身体。从第一次体检失败开始，他就去
医院做了详细检查，但始终查不出病因，
而且奇怪的是，他感觉不到任何不适的症
状。他身高188厘米、体重近100公斤，高
中时是校篮球队中锋，大学时是系篮球队
成员，原来身体素质好得不用说。

“可能是一种很特殊的遗传病，到了
一定年龄会发病，目前表现特征也不明
显，根源不好查。”医生解释。

这意味着他的身体里有一颗定时炸
弹，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很快，
他的血常规出现异常，那是肝硬化的初期
特征。2014年9月，这个一直查不出来的
诡异疾病，让他的脚部开始肿胀，肚子也变
大了，出现了腹水。

他再次来到医院，经过多项指标的详
细检查，医生终于查出了他的病因——

“威尔逊症”，学名叫“肝豆状核变性”，是
一种很罕见的遗传病。

“你现在已经是肝硬化晚期，需要
进行肝移植。”听到医生这句话时，姚银
渊一时发懵，在他的印象中，做移植手
术一般都是生命垂危的患者。

在等待肝源的这段时间里，在妻子的
陪同下，他将江浙沪所有有名的肝病医院
都跑遍了，但听到的都是同一句话：“必须
移植，越快越好！”

一家人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肝源的快
速到来。2015年过完春节后，姚银渊住进
了杭州的医院。医生告诉他们，肝源很快
就有，大概一个月后就进行手术。

等待手术的这段时间里，姚银渊在病
房目睹了肝病带给生命的痛苦。有一位
驾校教练，由于胆道淤积导致黄胆过高，
全身黄得吓人，更严重的是他每时每刻都

会感觉很痒，那是一种深到肉里的痒感，
哪怕把皮抓破了，也不会有解痒的感觉，
整晚都睡不着觉；还有一位3岁左右的孩
子，长得非常瘦小，肚子却大得惊人，他的
腹部积水已经非常严重。

看到这一切，姚银渊才深刻感受到，
这些在苦难中煎熬的生命，苦苦等待的是
那珍贵的肝源，这是他们唯一生的希望。
与他们相比，自己是幸运的，所有的抱怨
变得不值一提——此前，因为高达40万元
的移植手术费，让他并不富裕的家庭债台
高筑，他甚至一度希望手术推迟进行。但
是现在，他开始担心自己能否找到合适的
肝源，因为之前医生告诉他：“小伙子，看
你人高马大，给你找的肝源也得大一点，
不然配不上。”

他的担心应验了，住院20多天后，他
的主治医生来到他的病床前，面带微笑对
他说：“要不你再回家等一等吧，这段时间
还是没有。”

姚银渊自认为是一个乐观自信的人，
小时候，他得过慢性骨髓炎，右腿先后做
过4次手术；大学毕业后，工作一次次被
体检卡下，连朋友都佩服他内心强大；即
使得知自己得了遗传性肝病时，他也一直
用积极的态度生活。

每一次的困难他都挺过来了，但是这
次肝源的“失约”，让他有点丧失信心了，
他甚至瞒着家人偷偷立过遗嘱。

好在事情很快迎来转机，2015年4月

16日，医生正式通知姚银渊：“肝源有了，
下午准备手术。”

父母妻子马上全部赶到医院。消毒、
排空肠道，一切准备就绪。但是从下午等
到晚上，通知他进手术室的通知就是迟迟
不来。直到当晚8时左右，医生终于出
现。在大家焦急的目光中，医生摇了摇头
说：“手术取消了，肝源捐献者家属工作没
做下来。”

希望的火光一次次燃起来，又灭
了，这样的波折让人很难承受。回到宾
馆后，姚银渊的母亲呆呆坐在床上，老
伴喊她洗脚，她猛地冲他喊：“洗什么
脚！不洗！”整个晚上，母亲情绪有点恍

惚，一直盯着手机看时间：22点、23点、
24点……

“医生说过晚上如果肝源来的话，就
做手术，万一电话响了呢？”

另一边的医院里，姚银渊也一夜未
眠。医生的一句话，让他突然意识到，自
己的重生是以另一个生命的逝去为代价
的。

“我一直在想，那边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因为什么原因离世？家人现在会是什
么心情？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很深的亏欠
感，我能够继续活下去，但他却永远地离
开了……”

他想了一个晚上。

天亮时，医院突然来了通知：“已经做
通捐献者家属工作，今晚马上移植。”

2015年4月17日晚上6点，站在手
术室前的姚银渊心情很忐忑。走进手术
室后，几位工作人员已经就位。也不知道
过了多久，他听到医生在耳边说：“你现在
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家人，他们都在呢。”

姚银渊很努力地睁开眼睛，模糊中，他看
到了妻子的轮廓，便喊了一声：“痛。”

一旁的母亲听到，眼泪立刻就掉了下
来。此时此刻，疼痛是最好的消息，这是
生命存在的证明。

手术很成功，而且因为身体素质好，
从手术室转到ICU病房的时候，姚银渊连

呼吸机都没用上，一旁的护士说：“你真是
个奇迹！”

直到今天，姚银渊的身体都非常健
康，甚至连感冒发烧也未出现过。他回归
了社区篮球队，还参加了第六届全国移植
受者运动会。同事们都说他是满血归来、
系统更新。

重生后的姚银渊，一直努力寻找一些
方式来回报社会。早在ICU病房的时候，
一些病友因为麻醉并发症的原因，情绪非
常不稳定，做了多年村官调解工作的姚银
渊发挥自己的专长，对大家进行开导，还
真的安抚了不少人，连ICU病房的主任也
夸他：“小伙子工作做得不错嘛，以后就封
你为ICU小班长！”

出院不久后，姚银渊加入了浙医一院
的志愿者组织——“浙壹汇”，成为了一名
志愿者。

他成为了肝移植病房的常客，他与
等待移植的病人谈心，传授经验知识，
消除他们思想上的顾虑。但他明白，他

要做的不在于是否能打开他们的心扉，
或者积累丰富的经验，而是仅仅出现就
够了，现身说法在这个时候是最有效
的。“当医生介绍说，这个小伙子已经移
植了两年，现在身体非常健康。他们一
看到我，就是已经给他们最大的信心
了，有时候我说的话，比医生还管用。”
姚银渊说。

只不过他依然还会经常想起手术前的
那一晚，那一个人的离开，那一份生命的寄
予，对现在的他来说，就像是一份沉重的责
任。他在多个公益活动场合或接受媒体采
访，都会谈起这个话题。他一直坚持做公
益，以寄托向社会报恩的虔诚之情。

今年4月，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
念活动在上海举办，一批捐献者家属和受
捐者参加，姚银渊也受邀出席。去之前，
他很担心，那些捐献者家属看到他，会是
什么情绪？埋怨、冷漠或是伤感？到了受
捐者向捐献者家属献花感谢环节时，一位
家属一下子上前，紧紧抱住了他，含着眼
泪说：“谢谢，谢谢你！在你身上，我仿佛
看到了他……”

原来，接受肝移植的那一晚，也是另
一个生命的新生。这一刻，姚银渊才真正
感觉到了自己的重生，他一定要为另一个
人、另一个家庭好好活下去，活得精彩，回
报社会。

■记者杜成敏

罕见遗传病，让求职屡屡受阻

肝源面前，所有抱怨变得不值一提

他想了一晚：自己的重生是以另一个生命的逝去为前提

接受“生命的礼物”，他满血归来

“谢谢你！在你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他……”

很久以来，姚银渊常常会想起自
己肝移植手术前的那一晚，那一个人
的离开、那一份生命的寄予，对现在
的他来说，这就像是一份沉重的责
任。肝移植成功后，他一直坚持做公

益，“我的生命就是一场报恩”。但他
心中一直有个结，直到今年 4 月，他参
加了在上海举办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
缅怀纪念活动后，他才真正感觉到了
重生……

回音壁

中美正式交接“生命种子”。

接受“生命的礼物”后，姚银渊又能打篮球了，他内心充满感恩。

编者按

由于我国关于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早期无偿器官
或遗体捐献者中，有不少来自保守思想较为顽固的地方，在献出“生

命的礼物”后，一些回到家乡的器官或遗体捐献者家属遭到了旧观念
的猛烈攻击，成为他们不堪承受之重。7月15日本刊1版刊出了《“道
德审判”，不堪承受之重》之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我们接到了
很多温暖人心的来电或留言，表达了他们对捐献者家属的敬意和关

心，对落后、保守思想的谴责。捐献者献出爱心，引发的是更多人的
爱心，特别是受捐者，他们充满了感恩之心，甚至是愧疚之心。为此，
我们编发了一位受捐者的心路历程，他的感恩之心，报恩之举，是对

《“道德审判”，不堪承受之重》的最好回应……


